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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这秘密可能是保不住了

安叔想了想，说：“不知道，听不清。”波亚
不相信，追问道：“我究竟说什么了啊？”安叔
回答：“我真的没听清。你那么着急干吗？是不
是生怕梦话里泄露了你的什么不可告人的秘
密？”波亚“哼”了一声：“我哪有什么不可告人
的秘密？我只是从来没有听见自己是怎么说
梦话的，这才问你。”安叔搓了搓手说：“我也
没有什么秘密。”波亚又“哼”了一
声：“肯定有，你别骗我，我都猜出来
了！”安叔再次睁大眼睛：“你猜出什
么了？”

其实，安叔是有秘密瞒着波亚
的。开始的时候，安叔并没有想过要
把这秘密告诉波亚，后来，他发现自
己几次露出了破绽，他想这秘密可
能是保不住了。现在，当安叔听见波
亚说已经猜出了他的秘密，他不由
得睁大了眼睛。但是，只一会会，安
叔就放下心来，他看出波亚只是说
说而已，猜不出什么来的。他真的能
猜出他的过去？能猜出他为什么会
找到他？能猜出这一切的来龙去脉？
这是不可能的，毕竟波亚是小孩子一个。
可是，这一路走过来，安叔对波亚已经非

常信任了，他不想再隐瞒他什么了，而且他一
次次地说漏了嘴，只会让波亚心中生疑。
安叔想，波亚也是很信任自己的，不然他

不会跟他走这段远路，所以，如果自己还什么
都瞒着他，这有意思吗？这公平吗？
不过，安叔很有些担心，他生怕波亚知道

自己的事情后会被吓着，会感到害怕。孩子是
稚嫩的，孩子很容易就会受伤。他怕波亚会把
他看做是坏人，一个孩子如果觉得自己遇到
了坏人，该会怎样的恐惧啊！每当想到有人把
他看做是坏人，安叔总是心里酸酸的，堵得厉
害，他觉得很自卑，抬不起头来。真的，他是多
么后悔啊，后悔自己会在那个星星满天的黑
夜跑出屋子，爬上停在轨道上的火车。被人当
成坏人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除了担心吓着孩子，安叔还生怕波亚知

道自己的事情后会失去对他的信任，就会掉
头而去。这是安叔所害怕看到的。这些年来，
安叔一直扎在大人堆里，他们互相都不信任，
还常常互相攻击，这让他心里已经不相信大

人们了，他想，只有在孩子那里才能重新找到
信任。这几年，安叔经常做梦，梦里头回到了
童年，围在他身边的都是孩子。唉，小时候想
快快长大，长大后却想回到小时候。安叔多想
重新做个单纯的孩子啊！与波亚在一起，安叔
感受到了久违的信任，要是波亚不再相信他，
认为他欺骗了他，从而离开他，这会让他多么
难过啊！

说实话，安叔还怕波亚认为他说
的统统都是编出来的谎话，都是为了
吓唬吓唬他的呢。

安叔想起来，以前，他也曾吓唬
过一回孩子的。

安叔在小学三年级上辍学后，就
帮爸爸妈妈去田里干活了。田里的活
忙一阵歇一阵的，为了多赚点钱，安
叔小小的年纪就去帮砖窑厂搬砖头。
搬砖头可是苦活累活。搬砖头也像流
水线操作，大家排成一行地传递，那
砖头其实不是搬的，而是抛的，六块
砖头抛过来，这一个接住，再抛给下
一个。跟安叔排成一行的都是大人，
只有他一个是孩子，但砖头是不管大

人小孩的，安叔跟大人一样地把六块砖头接
来抛去，有时接不住，非但砸了脚，还要被包
工头骂，克扣工钱。
收工后，安叔总是灰头灰脸地回家去，他

身上同样灰扑扑的，穿的衣服都看不出什么
颜色来。那时，正是学校放学的时候，总有一
些孩子跟在他后边嘲笑他，骂他是个“脏孩
子”，他不理他们，可他们有时会很过分，捡起
地上的小石子朝他扔去。有一天，他被逼急
了，就一手操一块大石块，像冲锋一样一边吼
着一边朝骂他的孩子们冲去，这下，他们慌
了，惊恐地四下散去。

看见他们慌乱地逃走，安叔大叫起来：“你
们跑什么呀，我只是吓唬吓唬你们的，我才不
会真的用石块去砸你们呢！”孩子们跑远了，安
叔突然无力地一下坐在地上，委屈地哭了。

后来，在回家的路上，安叔想自己活该，
他读不好书只能去搬砖头，但他不希望别的
孩子跟他一样。安叔可不想吓唬波亚，他觉得
波亚这孩子真了不起，知道那么多事情，还会
画画，心里还有那么美好的梦想，要去看天上
的星星，还说天上的星星是彩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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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爸爸要救你
汪浙成

! ! ! ! ! ! ! ! ! $$#各地爱心捐款陆续汇入

我永远忘不了来自家乡那一片炽热如火
的乡情！除了乡亲个人，还有家乡的单位，也
向我们伸来炽热的援手。市委宣传部王树洲
副部长表示：“我们宣传部关注此事，整个奉
化都是汪老师的后援团。”就在家乡父老纷
纷解囊的同时，我和小钰的同行、同事和同
窗，也从杭州、北京、宁波、呼和浩特、上海等
地，及时地向我们伸来火热的援手。
陈建功回京后，向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

的金炳华反映，炳华书记对此十分关切，打电
话给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作协党组
书记吴天行，要省作协照顾好我们，并委托建
功到我们临时住所看望，送来了两万元慰问
金。我所在单位浙江省作协和同事们，这时
也像我家乡父老乡亲一样关心我，支援我。
天行书记通过电话多次对身陷困境的我们进
行慰问，鼓励我们拿出向病魔作斗争的勇气，
并先后派副书记、秘书长郑晓林、文学院院长
盛子潮和副秘书长王益军来住所看望，送来
慰问品和单位捐献的爱心款共!"#$$元。我
永远忘不了这次患难时刻亚洲对我和汪泉的
巨大帮助。当时，他仍担任省作协主席，工作创
作，上班下班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经亚洲
多方奔走联络，中信银行最终收到四面八方汇
来的捐款共 %&'('$元。
汪泉因为得的是白血病，话题过于沉重，

我一直没敢告诉一些要好的亲友。但他们从
报上网上和电视上得知后，互相告知，联手行
动，不但在经济上给了我和汪泉有力的支援，
还在精神上给予了亲切关怀和热情鼓励。

正是这来自四面八方一点一滴的乡友
亲，同行爱，同窗情，师生谊，在我们心中渐渐
凝聚起一个坚强的信念：有爱就有希望，有爱
就有力量，重新唤起我们对生的信心！

随着各地爱心捐款的陆续汇入，道培医
院住院部告知我们，汪泉的预缴款在日渐增
多。先前那种透不过气来的经济压力，已渐
渐远去。每次收到医院费用结算单时，也不

再像先前那样，眼睛盯住每种药
品价格，在心里先盘算上一阵。
然而疾病上的压力却丝毫未

有减轻。“汪泉的未知数确实太多
了！”曹医生坦言。那天，她查房发
现汪泉右肺又潴留积液，只好再

次抽取，但数量比上次少些，!)$ 毫升。她
让护士取出一点来，做成两管标本，嘱我再
次送北大医院细菌化验室培养真菌。我告
诉护理员要出去送标本，过一会汪泉小姑
姑会过来，嘱咐她要时刻注意汪泉咳血情
况。

心事重重离开医院，不管在街上等车
换车，还是挤在公交车上，脑子里挥之不
去的是，汪泉究竟能不能熬过这十天大
限？会不会像梦里那样半途出事？晓宁爱
人说，目前就是这么个治疗水平。是的，医
院是国内治疗白血病最好的医院；医生又是
目前国内治疗白血病经验最丰富的医生；药
也是最好的药。这“三好”可以说就是系在汪
泉身上最结实的安全绳。按说，我们并没有条
件享受到“这么个治疗水平”，全靠众人相助。
从“事在人为”角度说，我没有吝啬过自己的
力量，该为的已经为了，也为到顶了。能不能
出现最后的转机，真的像两个妹妹所说，就看
汪泉的命了！
十天大限里，我每天早晨并不是被闹钟

闹醒，而是被一种压力压醒。当眼睛尚未睁
开，意识刚回到身上，脑海里跳出的第一个意
念，就是担心汪泉今天会不会有意外，但愿她
能看到窗外的落日。白天，除非守护在病房，
眼睁睁看着她气息奄奄地躺在床上，否则的
话，不管在什么地方，在街上，在住所，都牵肠
挂肚地惦念着她。到了晚上，精疲力竭躺到床
上时，暗暗祈祷上苍，保佑汪泉一夜平安，像
我们一样能看到明天早晨的太阳升起！
十天大限里，就这样掐着日子，一天天计

算着汪泉的生命。终于挨到了她的生日。汪泉
这次患病住院以来，人前人后，总是嘻嘻哈
哈，有时还故意幽默一下，说些无伤大雅的笑
话，让医务人员和前来探望的亲友，都觉得她
挺乐观和开朗。其实，她内心想事还是想得挺
多，挺深，只是掩饰得巧妙，不大表露出来，便
被误以为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即便在我和她
两个姑姑面前，似乎也从没掉过泪。


